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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
参与折磨、虐杀法轮功学员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伤天害理、惨无人道，配合成都市“610”有系统、有步骤的虐杀了近十名法轮功学员，目前还在继续非法摧残好几个大法弟子。目前已知被迫害而死于该医院的法轮功学员有：邓建萍、段世琼、陈桂君、胡红跃、黄丽莎、沈立之、赵忠玲及几位没报姓名的大法弟子。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白衣魔窟”。该医院是成都看守所的指定医院，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名远扬的场所。许多法轮功学员在该医院受到强行灌食，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等迫害。惨无人道的不法人员把大法弟子的遗体藏在成都市铁二局中心医院简陋的太平间里，在指定的温江殡仪馆不记名火化。 

自九九年“七.二零”以来，江××政治流氓集团疯狂镇压法轮功学员，恶警们对法轮功学员毒打、电击、铁镣、脚铐、死刑床、辱骂等。成都市“610”及公安部门不法人员为了掩盖其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惨无人道的虐杀真相，并勒索法轮功学员家属钱财，操纵、勾结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对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邪恶的肉体虐杀和精神摧残，在医院设立了警戒区，由荷枪实弹的武警二十四小时站岗把守、戒备森严，严密封锁消息，通常不准法轮功学员家人探视。惨遭邪恶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家人甚至花上几千元钱，请律师，也只能在医院拿到几张简单的化验单而已，医院的一切治疗方法、抢救记录及相关病历根本不让家人看到。 
虐杀法轮功学员邓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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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邓建萍，女，四十二岁，于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七日在成都火车北站附近租住的房子内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遭受残酷迫害，在她的生命出现危机之后，七月二十二日被押送到青羊区人民医院。八月十日，她的父母、兄长到医院探视，只见她骨瘦如柴，不能动弹，神智不清，而脚上还戴着几十斤重的脚镣，脚都被铐变了形。三伏暑天，还穿着一件她被绑架时穿的红色毛衣，臀部皮肤大面积溃烂，血肉模糊，屎尿也都拉在床上，喊她都无力答应。邓建萍于第二天（八月十一日）中午12点30分死亡。
虐杀法轮功学员段世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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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段世琼，女，三十四岁，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九日被金牛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七年，于六月二十七日，她向成都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七月二十四日以绝食抗议非法迫害，于八月十一日被转移到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外科13床，遭受残酷折磨，九月十日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九月十六日凌晨3点段世琼惨死在所谓的医院。 
虐杀法轮功学员陈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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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陈桂君，女，五十九岁，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退休工人，家住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政府街28号粮食局宿舍。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四日在青白江一所民房被绑架，被关入成都市看守所，遭到狱警毒打。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初，看守所将被迫害至奄奄一息的陈桂君押至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抢救”，陈桂君于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5点死亡，去世时只有五十来斤。 
虐杀法轮功学员胡红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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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胡红跃，女，四十五岁，系新都县油泵油嘴厂职工，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与张亚林一起在成都市内的公共汽车上被便衣警察绑架，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胡红跃与张亚林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被强行野蛮灌食、灌药、输液。胡红跃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死于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于十一月十九日被强行火化，亲属与单位均不让见遗体。张亚林被输注损害中枢神经的药物，致使精神失常，大小便失禁。先后两次被不法人员送至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被拒收，因为劳教所体检时检查为严重的精神失常和其它疾病。
虐杀法轮功学员黄丽莎
法轮功学员黄丽莎，女，三十五岁，四川省峨眉市人，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被成都市青羊区苏坡派出所非法关押至成都看守所，被强行野蛮灌食、灌药、输液，因药物反应，致使吐血、便血，二零零二年十月下旬黄丽莎死于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 
虐杀法轮功学员沈立之
法轮功学员沈立之，男，三十三岁，二零零二年二月一日，沈立之夫妇在成都坐75路公交车时，被成都营门口派出所警察绑架，关入成都看守所，遭到成都610办公室警察田新明等人酷刑折磨，沈立之于二零零二年三月三日下午在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死亡。沈立之的妻子罗芳怀孕八个月的胎儿，也遭610警察毒手，被迫流产。 
虐杀法轮功学员赵忠玲
法轮功学员赵忠玲，生于一九六三年四月二日，四十四岁，原是成都市锦江电机厂职工，工作认真出色。九九年前，单位曾一个月发给她上万元的奖金作为鼓励。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只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到江氏流氓集团的残酷迫害。

零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金牛区检察院的人反复打电话找赵忠玲，要她去一趟。零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赵忠玲骑着电瓶车去金牛区检察院，结果被非法绑架。赵忠玲去后再也没有回家，她的父母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很为女儿担心，她的父母都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他们的泪水只有往肚里咽。 
后来，金牛区检察院让赵忠玲的父母去拿她的电瓶车，父母不同意，才知道赵忠玲已经被非法抓捕。后来，乡农市派出所把电瓶车送了回来。赵忠玲被抓到郫县看守所，她绝食反迫害，后被非法关押到青羊区人民医院。

零七年四月二日，赵忠玲带着虚弱的身体被强制输液迫害。零七年四月二十三日，驷马桥派出所梁晓兵、医生（姓名、职务不祥）、还有另一人（姓名、职务不祥）去赵忠玲家，三人还说赵忠玲现在绝食，生命非常虚弱，每天要花很多医药费，要求赵忠玲的父母去看赵忠玲。赵忠玲的父母不同意，说：“赵忠玲又没犯什么罪，凭什么抓她？！出了生命危险你们要负责！” 零七年五月四日，赵忠玲的妹妹还去看过她，当时她已经说不出来话了，非常痛苦地比划了几下。零七年五月五日早上4：50，赵忠玲在青羊区人民医院被迫害致死。

赵忠玲被迫害致死后，直到五月八日下午金牛区检察院的人才到她家去，告诉她家人，人已经死了。恶人说“七天以后就烧尸体”至今还不准她的家人看遗体，说签了字才准看。等等威胁她家人。恶人还说：“她（指赵忠玲）自己要绝食。”言外之意，是说赵忠玲的死与他们无关。赵忠玲的父亲反问恶人：“因为她没犯罪，她在家里为什么要吃饭呢？！” 赵忠玲的母亲质问恶人：“你们都是扣个大帽子，什么‘利用×教扰乱社会治安’，具体她干了什么、犯了哪一条、哪一款？！”他们说：“法轮功，我们想抓就抓，想什么时候抓就什么时候抓。”

现在，赵忠玲的家人，特别是赵忠玲上了年纪的父母亲，不仅要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还要承受恶人的威胁。那种悲痛可想而知。
迫害法轮功学员唐文武
唐文武，男，六十四岁，成都市航天科技开发公司退休职工，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人民东路派出所、盐市口街道办事处、四川航天管理局三家单位商定扣发退休金、被非法软禁（邪恶共派八人日夜监控不让他出大门），被迫害致精神失常。唐文武的家人曾经把他带到青羊区人民医院治疗精神失常，但是效果不好，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一天，唐文武的一个熟人陪另一个人去看病，听主管唐文武的医生在和另一人聊天，说：“一般人不能用这个药，炼法轮功的就要给他加这种药。（这种药是有毒的）” 这个人听后，吃了一惊，才明白唐文武住进青羊区人民医院那么久，效果一直不好，原来是这个原因！这个人不敢作声，悄悄地把消息说给唐文武的家属听。后来，唐文武的家属想办法把他从青羊区人民医院弄了出来。

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卫华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三日晚上，张卫华和丈夫从医院看望病人回家，被柳江派出所六、七个警察和治保巡逻队人员强行绑架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待了大约四十八小时，他们把张卫华送到了成都市看守所。她绝食抵制邪恶迫害，被强行灌食、输液。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狱警把张卫华送到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在医院的四楼上，有一个特别的病区由武警看守，安有监视器，上锁的大铁门，这就是专门关押生病犯人和绝食的法轮功学员的地方。有大法弟子就是在这里被迫害致死的。他们把她带到45床，并用手铐把她铐到床上，同时把她的脚铐在床的两头。白天只取手铐，晚上连手铐也不取，就铐在床上，大小便就解在床下的一个桶里，上厕所是最难的，为了解手还要动会儿脑筋，不小心还要摔跟头。两天后，她决定不配合他们输液。他们让武警把她的双手铐上。不过他们一离开，她就想办法拔掉输液管，或用嘴咬破输液管。 

星期一，医生叫武警把她的手脚铐在病床上，强制插管灌食。白色的小指头粗的管子，从鼻子插到胃里，非常难受，吞口水都痛。插上还不取下来，就这样折磨她，想让她屈服。但只要有办法，她就把管子拔了。医生查健伟便用夹板把她的肘关节固定起来，使手臂不能弯曲，拔不到管子，同时接上尿管，一天到晚四肢都被铐在床上，连翻身都不能。最长一次连续铐了三天半。 

有一天，她无意中看到一张准备给她化验大小便的化验单，她吃惊地发现化验单上名字不是张卫华，而是张远#（因为字迹潦草，她看不清最后一个字），女，六十多岁，病情也不知他们填的什么，医生是刘国华。这时她才真正感到这里的黑暗，原来他们在这里迫害死那么多大法弟子，就是用这种方法逃避责任，人迫害死了，外界即使来查都查不到。 

六旬老人自诉遭到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我被恶警打伤送到看守所后，我从十月一日起用绝食、绝水来反迫害。身体渐渐的消瘦。坚持到第十三天时，突然昏倒在监室。狱医检查说我心脏有病。 

从那天之后，我无力站起来了，躺在监室，生活上一切全靠同修。洗脸、洗脚、洗头、洗衣服等等全靠同修照料。到十月十五日已经奄奄一息坐不起来了。看守所医院检查时血压量不起了，就把我弄到青羊区人民医院“抢救”。 

警车从看守所开出来，到了医院，怎么上的四楼，做了什么检查，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只觉得把我甩在一个角落，从半昏迷中清醒过来看到病房全是警察，并没有医生。过了不知多久，才看见穿白大褂的人过来，给我用上了监测仪器，当时血压脉搏都是零，心脏乱跳。他们认为我当晚就会死。 

值班警察说：昨天才死一个（大法弟子），今天又送一个要死的来，我们运气真孬，今晚不要死啊！明天交班以后再死！我没有任何死的畏惧。我很坦然，我相信自己不会死，我有很多事要做，绝不让恶徒夺走我的生命。 

当晚值班负责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警察，怕我死了负不起责任，就通知猛追湾派出所告诉我子女去医院。当晚十点多钟我女儿来到我面前，含泪喊了几声妈妈！我认不清是谁？后来知道儿子也来了，在病房外看到我奄奄一息的样子，气得打墙壁，手都打出血了，一边打墙，一边喊打倒共产邪党。因为他激动，恶警没让他到我身边，俩兄妹伤心的离开了我。医生又强行给我输氧输液。我知道医生都是执行江魔头的黑指示，不会安好心，但又无力反抗。结果在师父的帮助下，他们给我输的全部没输进血管，全在皮下，造成了两只手肿很大。手上找不到血管，就在脚上输，脚又肿很大，我女儿强烈要求每天来护理我，看守所为推卸责任就同意了。 

儿子和女儿为了让我尽快脱离危险，借钱买了五瓶蛋白给我输。我说只要我回家学法、炼功很快就会恢复。女儿说：您的身体也需要物质来支撑，这五瓶蛋白五天输完，我亲自守着您输。您想回家，我们更想您早日回家，自您被绑架后，我们几乎每天都到猛追湾派出所和成华区公安分局去要人，它们不放，现在生命已危在旦夕它们还不放人。我看着子女焦急的心情，我同意了。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恶党要召开十六大，它们疯狂的非法抓捕大法弟子。五瓶蛋白输完后，我坚决不输液了，我要吃饭。开始进食很困难，当时因为被恶徒打伤加上绝食，身体肌肉全部消失萎缩，只剩下皮包骨头，自己动不了，更坐不起来。 

五瓶蛋白输完后，我就拒绝了医院的一切药物治疗，我坚持学法、炼功，身体肌肉和体力逐渐恢复，手、脚逐渐消肿。我的两只手就能抬起来了，很快就改变了我昼夜无睡意的现象，我能睡觉了。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很快就翻身了，食量也增加，每餐能吃一两面条。二十天后，我看东西成双影的现象消失了，左耳被打聋的听力也恢复了。我写到这里忍不住的泪水往下淌，这是大法的威力！我感谢大法，感谢师父！ 

为了减少女儿的负担，我想自己下床解便，由于长时间未进食水，大便硬，多次拉不出来。最后还是我女儿用手一点一点的抠出来，才解决便秘的苦痛。一天我女儿把我拉起来坐在床边，我脚踩到地上想走几步，才发现脚不听使唤，真是寸步难行，站都站不稳，我怎么会这样呢？当时心里非常难受，这一定是不明药物对我身体的影响。又一想是大法使我起死回生，坚信大法、坚信师父一定能恢复到修炼人的正常状态。 

在“医院”期间，恶警多次找我子女，叫我说出资料来源和写“不炼功的保证书”，就可以回家。我对儿子说：我学做好人，没有错，是他们绑架我、抓我、打我、关我，恶人在违法，你不能以我的名义给它们写任何东西。我被非法关押牵动了你们的心，使你们不能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处于极度焦虑之中，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救我出去。这种痛苦不能再落到别人身上，你们亲眼看到我炼法轮功后身体的变化，我怎么能背叛师父呢？儿子翘起大拇指，赞同我的观点。我为儿子能明辨是非、坚持正义而感到欣慰。我女儿白天来看护我，儿子晚上也来给我端屎接尿，警察都被感动说他们是孝子。这除了我的亲人和我一起反迫害之外，更重要的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对我的看护！ 

恶徒看我不说也不写，也不准我的子女代替我给他们写什么东西。在“医院”住了四十六天，即到十一月三十日，又把我弄回看守所。当时狱医对我女儿说：给你们那么多时间，你们不珍惜，写了不是就回家了。从病房用轮椅把我送到警车上，到了看守所又回到原来的监室。当时我生活不能自理，全靠同室的同修帮助。每天和同修一起学法（背法），当时我站不稳就坐着炼功，不到一周我能站起来。狱医看我能站起来很惊奇，旁边的同修说：这就是大法的威力。 

同修又帮助我练习走路，开始是一步一步地走，然后是一米、二米、三米的每天增加距离的练习，不到一周就完全自己能走了。川医专家说我要一年才能恢复走路，可是不到半个月我就能走了。江氏流氓集团把我这个精力非常充沛的老人迫害致生命垂危，大法的威力使我起死回生。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了我，我感谢大法，感谢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青羊区人民医院四楼是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魔窟，首先看到的是武警和看守所的警察，一天三班，每班三人，二十四小时的看守着“病人”。送到这里来的都是邪恶的江氏流氓集团迫害致生命垂危的大法徒，还免不了脚镣手铐的酷刑。 

在这里我亲眼看到恶徒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情景：我右边的一个同修是年轻弟子叫黄丽莎，在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因绝食抗争，生命垂危时送来的。二十四小时输着液，躺在床上不能动，不断地呻吟着，我去的第二天晚上看她极度难受，不断发出惨痛叫声，到天亮平息了，我以为她度过了难关，结果查房时，她没气了，含冤离开人世。她为坚持真善忍的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左边两个同修，一个是因迫害使其肾病复发，一个是十六岁的小弟子，据说在这里住了几个月，是外地来的，她们没有报姓名，无人给她们送生活用品和钱。天气渐渐冷了，她俩是穿着夏天的衣服，我叫我女儿回家给她们一人找了两套厚一点的衣服。 

我进去的第六天即十月二十一日，恶警又把她们弄回看守所了。同时又送来两个大法弟子叫胡红跃（已被迫害离世）、张亚林，两个都是一九五四年出生，到市里发真相光盘，在公交车上被绑架。她俩已经绝食三十多天，进来后仍然坚持绝食。医生每天强行给她俩输液。因输液小便多，恶警不给开脚镣，无法解便，有时胀得难以忍受就尿在床上，护士也受恶徒谎言所蒙蔽，骂她俩，不讲卫生，不爱干净。恶警每天不堪入耳的骂她俩，甚至拳打脚踢。时间长了，邪恶的护士不按规定时间（一周）换床单，她俩就睡在又脏又臭又湿的床上，受着非人的折磨，还在坚持绝食。到了十一月精神恍惚了，像失去了记忆一样，不停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到这里来？很明显是邪恶的医生用了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造成的。就在这情况下新都派出所不是接人回去，而是送来了非法判她俩每人一年半的劳教通知书。她俩拿着判决书已经看不懂内容，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到十一月十一日胡红跃痛苦的挣扎了一夜，到十二日上午她也含冤去世了。我亲眼看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青羊区人民医院迫害致死二人，江氏流氓集团及其帮凶又多了一笔血债。张亚林虽然逃脱死难，思想越来越不清醒，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又送回看守所，然后被非法送去劳教，劳教所拒收，后来关在看守所很长时间。 

人们会想到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是干净卫生的场所，可是大法弟子进到“医院”根本没有人身自由和起码的卫生条件，承受着脚镣手铐的酷刑，承受着恶人的辱骂和拳打脚踢，在这地地道道的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间地狱的恶劣环境中也没能动摇修炼的决心，始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向恶徒妥协。

迫害大法弟子蒋云宏

成都市大法弟子蒋云宏，男，三十七岁，原为成都空压机厂工程师，是位公认的真诚、善良、年轻有为的好人。因揭露江氏集团污蔑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被非法开除公职，被多次关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至四点，蒋云宏等三位大法弟子在金牛区长久村青杠五组一大法弟子家，被一群荷枪实弹的刑侦恶警破门而入，毒打打昏后被装进麻袋丢进车里非法野蛮绑架。恶警把非法抄走的笔记本电脑作为诬陷他们的“证据”，还对市民谎说他们是偷盗电脑的……绝食，被非法关押在青羊区医院4楼，邪恶蛮横地不准家属看望。蒋云宏被青羊区医院迫害致生命垂危，青羊区医院向蒋云宏的遂宁老家发病危电报后，其八十三岁的老母亲和侄儿于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赶到成都要求立即放人，双桥派出所警察赵某说与其无关，叫找成都市成华区法院。家人找到姓伍的法官，仍不准他们探望蒋云宏。

蒋云宏被非法关押在成都青羊区人民医院近一年，被迫害致患严重乙肝，生命垂危，人已变形，此前医院已下过四次病危通知。蒋云宏八十多岁老母见到奄奄一息的儿子伤心欲绝，再次要求放人，成华区恶人们却互相推诿。 

此前，蒋云宏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多次挂牌要儿。老母亲胸前挂着一块写着申冤状木牌，在青羊区人民医院门口，向身边聚集的路人哭述着其子蒋云宏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被非法绑架、酷刑折磨至生命垂危的悲惨遭遇……在求助无门之下，老母亲无奈才在医院门口挂牌求救。围观的群众纷纷给她出主意找责任人，无不愤慨地谴责恶徒：“那些人心太黑了，人家儿子还是工程师，就练个功，做个好人，人都要打死了”……其间，新华西路派出所警察以带她去找责任单位为由，将她骗去派出所“让她休息一下”……连日的奔波和极度的伤心、担忧，老母亲现已心力交瘁……成华区法院多次骗老人家说放人，但都没放。这次老人一定要等到要回儿子才离开。为要回儿子，老母亲顾不上年老体弱，晚上躺在医院里、儿子被非法关押的门外的地上。

自从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蒋云宏被成都恶党之徒绑架，他连续绝食两百多天反迫害，在极度虚弱又拖着被恶徒伤害的身体的情况下，在青羊区人民医院里被恶党非法判处三年劳改。蒋云宏说他没有错，他所做的一切是光明的，有权向民众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永远是大法弟子。

迫害成都大法弟子黄敏
原成都市乡镇企业局副局长、法轮功学员黄敏，于二零零七年三月三日再度遭绑架，成都市610、国安、青羊国保大队均参与了此次迫害。从被绑架之日起，黄敏就开始绝食抗议，目前绝食绝水已逾七十天，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现被整天铐着脚镣非法关押于青羊区人民医院4楼22室。 （“610”即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专门机构。）
迫害成都大法弟子郭利蓉
成都大法弟子郭利蓉，四十五岁，原前锋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电器工程师。二零零六年九月八日下午五点，郭利蓉在下班时，被守候在存放自行车处的府青路街道办事处“六一零”恶人及府青路派出所恶警绑架，并被送进拘留所。

郭利蓉绝食抗议对她的非法迫害，后被劫持到成都青羊区人民医院（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监狱医院）铐到病床上输液。九月十五日郭利蓉的父亲到青羊区人民医院看望女儿时发现，正在输液的郭利蓉还被铐着手铐脚链。由于绝食反迫害，郭利蓉身体十分虚弱，且因输液引起电解质紊乱，输进的药液从胃里吐出，全身器官出现功能衰竭现象，十月八日他们才不得不把郭利蓉送回家。家人问恶警为什么抓人，他们不予回答。

迫害成都大法弟子范秀英

成都大法弟子范秀英，女，六十八岁，家住成都市武侯区玉林正街西南民族学院宿舍。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便衣发现，突然来了一辆警车，从车上下来几个人架着她，把她强行抓上了警车。她被送到武侯区洗脑班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后又被送到成都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后因绝食，被强行带到另一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青羊区人民医院，强行输液，非法关押半个多月。

她在青羊区人民医院一直坚持绝食。那儿从来没有水洗脸、漱口。两副脚镣二十四小时都铐在一只脚上，增加重量。晚上睡的时候，手要被恶人非法铐在床上。第二天早上，才来打开。一般来说，每天要输二千七百五十克，包括五袋500g/袋，加一个半瓶250g。有一次，她们拒绝输液，两只手都被铐在床上，恶人故意把床升起来，故意把手铐勒得很紧，输脚。使她的一个手指当时失去知觉，至今都麻木。她的脚被铐着输液，天天给他们输。她和另一位大法弟子在医生走后，就把输的液都倒在洗脸盆里。解便的时候非常不方便，要把脚镣（非常重）先用手抬到床边，才能下床。
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被迫害致骨瘦如柴；记忆力衰退，很多以前的事情都想不起了；不能走路，都是由她女儿背着去厕所。几个月以后，还经常头晕、走路打偏偏（四川话，形容就象要栽倒一样），不知他们输了什么破坏中枢神经的药。
医院的职责本应该救死扶伤，然而江××政治流氓集团利用政治上过关、升迁、巨额奖金等，胁迫、利诱该医院领导和医生、护士，必须按照它们的邪恶目的有步骤的、有系统的在该医院对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杀人不见血”的阴谋虐杀和血腥迫害，致使几位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惨死。这个曾经被人们誉为“救死扶伤”的地方，如今却成为了江××政治流氓集团虐杀法轮功学员的“白色魔窟”。 

成都市金牛区检察院：

检察长：刘庆华  办87618117  宅87782178
公诉科：秦宗龙   一科科长：刘亚波
办公室主任：黄维智   研究室副主任：史斌
地址：成都市九里堤星科路3号  邮编：610031
成都市金牛区公安分局：

局长：董世怀  副局长：李刚

金牛区公安分局一科即国保大队科长：张克般（音） 办公室电话028-86406253 

成都市驷马桥派出所：梁晓兵 、刘望言
驷马桥办事处610主任：蒋中涛（音）（驷马桥办事处曾经将成都大学教授张川生迫害致死）

（“610”即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专门机构。）
成都市看守所 86407825 86407838
副所长：许茂强 办86407830
狱中恶医：韩昆 86407839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邮编：610031）
接待处：028-86633874  86247602
院长：汪道源 办公室电话：86642003
书记：高巍 办公室电话：86697275
副院长：蒲武太   主治医生：李方鸿、傅涛、张胜、蒋科、高贵华  护士：杨苏（女，非常邪恶）、陈婷婷、林万琼、庄晓林、金红梅。 

住院部内科：86245591 86632755
住院部外科：86631996
党员监督电话：86273480
住院监督电话：86697275，86251306，86633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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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区人民医院--


一个杀人不见血的“白衣魔窟”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伤天害理、惨无人道，配合成都市“六一零”有系统、有步骤地折磨、虐杀法轮功学员，让我们来揭开它谎言的外皮，看清它邪恶的真实面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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